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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原》是李志宏继《时光掌纹》之后推
出的又一诗歌力作。

相交不在长。李志宏留给我的只有清俊、温
和、不善言辞、一张微胖的圆脸架着一副白边眼镜
的印象，一如我所熟悉的大部分纳西族文人的模
样儿。然而，正是这样一位貌不惊人的诗人，却以
一部《我在高原》征服了我的诗心：他的诗思、诗
才、诗情令我震撼；他的诗性、诗品、诗韵让我叹为
观止；他的诗句、诗章、诗集使我倾倒。

好诗不在多

好诗不在多。虽然仅收录 100 件作品，《我
在高原》却美不胜收。诗集分为“神形自然”、“乡
间物语”、“清风扶影”、“路途遗梦”四辑，将“山水
诗”、“田园诗”、“咏怀诗”、“壮游诗”创作推进到
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恰似“凤鸣岐山，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

在那些足以称奇的“山水诗”中，诗人笔运天
地、思出江山、行表高原、意寄风华、情注苍烟，用
堪比谢灵运、谢眺、叶赛宁的才力，将美轮美奂的
三江大地描绘得如梦如幻、似歌似画。它的每一
滴露珠、每一朵鲜花、每一株草木、每一只虫鸟都
宛如来自天国的圣灵。它的每一座峰峦、每一条
溪流、每一片湖光、每一个时节都蕴含着无以伦
比的美丽、庄严、神圣。它们都贯穿着诗人深刻
的认知、透彻的理会、虔诚的敬畏、无限的尊崇，
以及发自肺腑的热爱。诗人虽从不在诗中滥用
一次“香格里拉”这样的夸饰性比喻，却以极丰厚
的艺术表现力，提炼乃至传达了香格里拉的本质
所在。这也正是我欣赏《草原》《晨韵》《草木一
秋》《风》《虎跳峡》《雾帐垂落》等作品的原因。
看，诗人的“高原”是何等的神奇、清丽，静谧、宁
远，空灵、含蓄，且皓洁无纤尘，剔透见精真：那
里，云贵与青藏两个高原相交接过渡，造成极高
处的梅里雪山与极低地带的金沙江河谷3700多
米地貌错落有致、风光雄奇；那里，草滩雪原上的
牦牛、青稞与云山高坡间的金丝猴、杜鹃交相辉
映；那里，蓝天白云、清风正气与鸟语花香相得益
彰；那里，说不尽的乾坤浩然、江山壮丽、生命本
真、天人合一，令人“心向往之”，顿生“何时得一
游”，并与之相通相知、相亲相爱之念。

“田园诗”又称“田园山水诗”、“山水田园诗”
或“牧歌”，它在欧洲最早见于公元前3世纪的希
腊文坛，忒奥克里托斯是开山之祖。其后，罗马
诗人维吉尔、启蒙运动时期的格斯纳斯、弗斯等，
也在这一领域有着非凡的创造。在我国，东晋时
期的陶渊明，唐代的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
元等都是田园诗的代表性诗人。就纳西族文学
而言，也在清代出现过同类诗家杨竹庐。此类诗
歌的共同特点是形式短小、语言精炼、诗风质朴，
歌唱大自然的美丽，表现田园生活的情趣，并充
满对现实社会及其生活的逃避与否定。

《我在高原》中的“田园诗”也遵循此类诗歌
的基本共性，但因诗人所处的时代、社会、自然环
境迥异，也由于诗人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独具

特点，故而它们又别有异香、独树一帜。比如，诗
人在《金沙江畔的村庄》《我总是描述不好故乡》

《尼西真小》《里仁》《牧归》等作品中，尽情赞美了
金沙江两岸旖旎的风光、建塘草原四时的景色，
将农耕与畜牧、河谷与高原、世俗社会与寺院景
观、纳西风情与藏族生活的交相辉映、水乳交融
表现得淋漓尽致，充满了对历史传统的眷恋、对
民俗风情的欣赏、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以及坚守
精神家园的意志。故而，这类作品的格调健康、
积极，全然没有中外历史上那些“田园诗”，或称

“田园山水诗”、“山水田园诗”中所常见的归隐田
园、超然物外、孤芳自赏、回避现实的士大夫习

气，而是将浓浓的烟火味、淳淳的真性情、暖暖的
爱注入到了山水田园、高山牧场中，彰显了香格
里拉的价值与意义。

“咏怀诗”在《我在高原》中所占比重最大，且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它们有的写事寄意，如《打
点滴》《为梦自圆自说》；有的睹物感时，如《残墙》

《水磨》《陶》；有的追史慨叹，如《岩画》《白水台》；
有的融景生情，如《石卡雪山上并没有雪》《里仁
夜吟》《今夜在瓦刷》；有的自我独白，如《我这样
写着日子》《我的内心满地荒草》；更多的是因人
抒怀，如《又一次想到了外婆》《屯集月光的母亲》

《致病中的女儿》《制陶艺人》等等。这些咏怀诗
绝非无病呻吟、故作多情，而是或就生活小事，或
就环境生态、人类命运、社会历史高谈阔论，较全
面地表达了诗人严肃的生活态度、艺术思考，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大自然及田园牧歌生活
的无限感恩之情，礼赞包括亲情、爱情、友情、故
乡情、民族情、国家情在内的人间真情，坚持了对
真、善、美的价值肯定，宣示了自己的自然观与生
命意识、生存理念。

李志宏虽然不在《我在高原》中刻意张扬自
己的纳西族身份与民族性，但仍有不少作品表现
自己的生命归属意识，并进行了文化寻根。他别
出心裁地赞美纳西族妇女是“替马帮割草养家的
人/为马锅头编草鞋的人/把凉粉当咖啡卖的人/
用海棠治百病的人/用死亡换来幸福的人/在狮
子山深处点燃篝火/用剔除骨头的纳西语相夫教
子”（《丽江、丽江》）的人。读过这些白描式的诗
句，我们还须用“勤劳”、“勇敢”、“智慧”、“贤淑”、

“重情重义”这类的陈词去形容纳西族妇女吗？
在塔城，当看到“众多人的火塘/众多人的故乡/
众多人的腊普河清澈/众多鱼擦亮眼睛/拒绝钓

饵和欺骗”（《塔城》）之际，诗人是怎样为草根文
化的巨大生命力而感动，并发出了“乡俗啊！你
安详我才幸福”的感叹！总观《白地》《古老的束
河镇》等作品，我们完全可以体察到面对旅游
热、都市化、后现代化、社会转型激流的猛烈冲
击，诗人对纳西族是否能成功处理民族性与世
界性、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充满的疑
虑。由于诗作中丝毫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也
没有盲目的乐观与悲观，无论是其中所充盈的
自尊、自信、自爱，还是迷茫、忧患、悲悯，都令人
感到他所关切的已经不宥于丽江与迪庆两地、
纳西与藏两个民族，而是站在了全球化背景下

怎样保护传承人类文化遗产的高度，故显厚重沉
雄，发人深思。

作为“咏怀诗”的一个部分，《我在高原》中的
不少诗作或谈论诗人，或感怀诗乡，或就诗歌的
功能、审美抒怀，或就诗人创作发表议论。他谦
称自己“只是一个半生不熟的诗人”（《临沧的月
亮》），但所写的都是“最初的花露和感动”。在他
看来，诗应该是“回响在血液里的呻吟”（《临沧的
月亮》）。因此，“想让一张脸干净/得先让一颗心
纯洁/想让一首诗明亮/得先让比喻纯粹才行”

（《一张脸和一首诗》）；“诗人咽下去的是月亮的
银子/吐出来的至少也是/诗人死后还永远活着
的黄金”（《诗人的冥想》）。为了做这样一个诗人
及写出这样的诗作，他所作的坚守是：与“无常的
天象”、“破坏的环境”、“一再上涨的物价”、“激烈
的竞争”、“复杂人际关系”、“丑陋的各种习俗”、

“因果轮回”无关的写作（《心情》）。他对诗歌的
功能有独到的见解：“诗歌是语言的意外/是良药
苦口/是忠言逆耳/所以言在此而意在彼/只可意
会不可言传”。他对诗歌批评持开放的态度：“一
张脸和一首诗相似的地方/就是让人评头论足，
所以不能没有瑕疵/也不能没有蹊跷”（《一张脸
和一首诗》）。李志宏还十分重视“诗歌以往的存
在价值”，在艺术上于“洋为中用”之外广泛汲取
民歌、民谣的营养，“让民歌成为左肩胛的灯盏/
照亮自己也照亮马尾流浪的旅程”（《里仁》）。且
不论他的“以诗写诗”、“以诗论诗”是否有真知灼
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中有着他的创作
实践、总结，有他的诗歌理论思考，有他的诗歌创
新探索，所咏之怀都是正声，所抒之情皆为正气，
所走之路堪称正道。

所谓“壮游诗”在纳西族文学史上不乏名家

名作，如马子云、妙明、周霖都有这方面的佳作遗
世。但是，马子云的壮游出于科场失意后的逃
逸，因而其诗作多含愤世嫉俗之气；妙明和尚的
出行缘于空门求佛，有关作品充溢飘然脱俗之
感；周霖之漫游则属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览胜，浮
光掠影的快感跃动在其诗歌运思之中。《我在高
原》中的“壮游诗”，所涉地域不广，不过临沧、汕
头、格尔木、德令哈、鸣沙山几地，而且以西线为
主；所写作品也不算多，主要有《德令哈一带》《临
沧的月亮》《从格尔木到德令哈》等作品；所反映
的内容也不算复杂，大多是对戈壁、沙海、白骨、
骆驼、花儿、鸣沙等西北生活的体验，以及对海子

的感念，却也使他完成了从小高原到大高原的自
然空间及精神空间的大突围，实现了他的诗歌从

“故乡诗境”向“他乡诗境”的大拓展。从而，李志
宏的“壮游诗”比之马子云、妙明、周霖同类作品
中的意气、精神、怡然更多了一分苍凉、孤寂，起
到了开拓纳西族诗歌创作题材及表现力、丰富少
数民族诗坛色香的作用。

正是这些“山水诗”、“田园诗”、“咏怀诗”、
“壮游诗”的精彩呈现及有机结合，李志宏不仅把
他生于斯、长于斯的三江大地描绘成了人间仙
境，而且把它塑造成了天人合一的精神家园、一
尘不染的艺术圣境、多元和谐的文化高地、自由
自在的生命灵都，没有人在这里“继续例假继续
打粉底/继续描眉继续涂鹦鹉的唇/继续争宠暧
昧/继续无所谓继续不在乎/继续一石二鸟继续
一箭双雕/继续言不由衷词不达意/继续言而无
信继续撒弥天大谎/继续离经叛道继续南辕北
辙/继续见风使舵继续察言观色/继续口是心非
继续装疯卖傻/继续心猿意马继续投桃报李/继
续人在曹营心在汉继续这山望着那山高/继续指
鹿为马继续张冠李戴/继续议论别人继续被别人
议论/继续神经过敏继续对号入座/继续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继续聪明反被聪明误”（《角色》）。

不断超越自我

在艺术上，由于诗人长于向中国诗歌传统学
习，又积极从民歌中汲取营养，并以西方自由诗
的形式写景、状物、言情、叙事、述志，《我在
高原》之想象超然物外，其比拟出神入化，其意
境高远气爽，许多作品仿佛是“从树上掉下来的

落叶一样静美/拾起每一片不一样的落叶让我们
看到世界的斑斓”（《我在高原·后记》）。其诗
品、诗风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而这是通过他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式的生活实践
与艺术探索才实现的。诗人说：“为了写出一首诗，
为了写出更多的诗，我不得不让大好时光被诗歌的
文字埋葬”（《我在高原·后记》），颇有一点诗不惊人
誓不休的味道。

由于富有生活经验及含蓄的表达、深刻的哲
思、生活的情趣，这部诗集诗意盎然、诗韵生动，
给人温暖、给人启迪、给人美的享受，并得到灵魂
的洗涤与精神的陶冶。我喜欢这样的四季描写：
春天，土豆花开，“上一句含露下一句带泥/含露
的上句是果实宣泄的季节/带泥的下句是花朵引
出的实例”（《土豆》）；盛夏，“稻子的前程/火把的
末路/被琴键赞美过一千遍了”（《小暑过后》）；秋
色在他眼中是“被时光用旧以后的金属”（《立秋
以后》）；冬季在他笔下表现为“专注于形式的白
霜夜夜都来覆盖梦境”（《腊月》）。我熟悉这样的
江湾山村：“江流书脊一般缝合两岸/清风顺着峡
口吹开/丰水瘦山肥田”（《金沙江畔的村庄》）。
我称奇他对向日葵与青稞架的素描，说前者是

“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的老者（《向日葵》），而后者
是“云朵留下的王座”（《神形自然》）。我难忘他
对早已亡故的外婆的关切：“江水在呜咽里回落/
鱼和夕阳叼着各自的前生与来世/往回走的路
上，草黄了一点/大地也矮了一截”，“外婆，月光
那么惨白/黑夜那么长久/虫蛾那么吵闹/灯火那
么微弱/你一人在山坡上睡得着吗/睡不着的时
候除了纳鞋底你还能做点什么”。我感动于诗人
面对石卡雪山无雪对环境恶化所发的感叹，以及
在虎跳峡对哈巴雪山的祈求。前者写道：“气急
败坏的冬至即将到来/路途上见不到雪，见不到
与雪贯通一气的景象/摆到岩石上的恩怨/挤不
出一滴与神话有关的眼泪”（《石卡雪山上并没有
雪》）；在后一首中，诗人甚至“面对高处终年无语
的一粒雪”发出了“最好跪下来让雪山再高那
么一点”的呼唤，这乃是建设美丽中国、确保
神州大地山清水秀的时代心声。我也惊异于诗
人对高原鹤阵的观察：“人字形的图腾/被稍欠
火候的阳光/烙到水浅草稀的湖畔/一缕香烟升
起，我握笔的右臂多了一道胎记”，然后，“鹤
群绕湖转了两圈/向书写汉字的方向转身/一个
词组滑落湖面”（《邂逅黑颈鹤》）。我陶醉于
这样的生命相依：“用碎末的歌声/维护爱情/维
护冷暖/清晨的缸、正午的缸、黄昏的缸/盛满
讨好人类的语言”（《麻雀》）。我更是被水磨
的品性所震撼：“磨盘献颂歌/最华美的吞吐从
内心开始”，“以粉身碎骨的代价/成就了生活也
圆满了自己”（《水磨》）。

当然，《我在高原》中的一些作品似可更多一
些明白晓畅，一些诗段诗行似应更少一些晦涩模
糊，一些诗句似该更精准明确，一些诗境似需防
止被碎片化。我相信，不断超越它们，必是李志
宏诗歌创作新的起点。

我衷心祝愿李志宏的诗歌创作再创辉煌，为
时代与人民奉献更多精品力作。

高原绝响 诗坛新声
——评李志宏诗集《我在高原》 □白庚胜（纳西族）

初识艾吉，还是20多年前的事了，常
常读到他发表的诗歌和散文，不知不觉就
被他的才华俘虏，成了他的忠实读者，继
而加深了对他的了解。有一次我利用到他
的家乡搞调研的机会，专门去了一趟他的
出生地哈批村，拜访了他的老父亲，一个
勤劳朴实而又非常普通的哈尼族老人。后
来有了一次机会，终于跟艾吉喝了一回
酒。他当时同往常一样，留一头卷发，穿
一件深色 T 恤，着一条发白了的牛仔裤。
他还保留着大山人朴实的性格，喝酒时话
不多，跟散文里那个语言丰富的作者根本
画不上等号。他说最近身体不好，酒不能
喝得太多，可是喝着谈着，感觉我这个农
村来的汉子跟他这个大山里来的哈尼之子
很投缘，于是他就忘了身体的不适，一次
次地敬我酒。跟他相比，我那点小酒量算
得了什么，但由于高兴，于是也放开喝了
好几杯，从而也领略了他的豪迈。

艾吉先后出版过诗集《沾着青草味的乡
情》《山上》，散文集《清音》《散步红河》《吉祥
寨神》等。他每出一本书，都送我这个知己
一本。每一本我都认真研读。尤其是散文
集《吉祥寨神》，我完整地读了两遍。我的心
灵被震憾了，感觉有要写点东西的冲动。

《吉祥寨神》充满着艾吉对本民族的深
爱。只要是本民族的人，无论是古歌中的
戚姒、都玛简收，杰出人物“多沙阿波”
卢梅贝，还是他的亲人、小时候的玩伴，
甚至他出生不久就夭折而从没有见过面的
姐姐，他都充满感情，在他的心里都有一
席之地，都会在他的文章里频频出现。这
种爱是透到血液里的，不管走得多远，无论生活在什么
地方，这种爱都不会改变。艾吉虽然在城市生活几十
年，但只要是故乡的人来到他的家，都能得到亲人一样
的真情接待，“我的故乡出来干工的那些脸不干净的乡
亲，有闲工夫了，挤满家里，母语乡音，没有火塘的家
里，像火塘不熄的故乡。”

《吉祥寨神》浸透着作者对故乡的眷恋之情。艾吉离
开家乡多年了，“为了生活，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筑巢”。
但他对家乡的眷恋却从来没有改变。“那么多的大江大河，
我跟它们攀不着亲，像血脉一样滋养着我的生活的，惟有
红河。它是父亲河，也是母亲河。它是我的民族的脚印，
一路血迹斑斑地爬行；它是我的民族的梦想，云雾般绚丽
多姿；它是我的民族历史，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流不尽浑浊
不清的泪水。”家乡的一棵万年青树，都能勾引出他的无数
情思，无数次地进入他的文章里。不管走多远，都有着对
家乡安宁环境的怀念。孩提时代的一盏煤油灯，都能牵动
他的思乡之情，“置身于城市，夜晚灯火通明。但没有一盏
贴近血肉。无论求生立命有多久，家园感却是那样薄淡。
我无法忘却的是煤油灯，一次次地熄灭了，一次次地亮起
来。其实它是我燃烧的心，它可以被黑暗笼罩，但决不会
轻易熄灭”（《心中的一盏灯》），“在城市上空看见一只燕
子，人海中偶然听到一句乡音，都使我多愁善感”。为什么
故乡让他怀有如此深情，因为故乡是“自己最初哭着来的
地方，最后被别人哭着送走的地方”（《拥抱故乡》）。“躯壳
摆在都市，魂系着故土”，因为“惟独在那里，我不会失眠，

倒头就能呼呼大睡。惟独在那里，我可以撕
开胸膛，让人们看心里流的是怎样的血”。
在艾吉看来，“在生态日益恶化的处境下，我
的故乡就是不出门，鸟的歌声不绝于耳。鸟
如家鸡，在房顶上成群的停歇，展出美丽非
凡的服饰。人会总是感到，置身于仙境般的
快乐。所谓仙境，哪里比得上这一幅幅故乡
天然的画面”（《故乡与写作》）。这样能够让
心灵栖息的地方，谁不向往！

艾吉对生活有着独特洞察力。丰富的
生活阅历成为他创作的源泉，使他总是写
之不尽，用之不竭。两只鹅、一棵树、一
丘田，一段坡，甚至一道彩虹、两根烟
囱、一把青菜都能赋予其情感，进入他的
文章。就是对月亮，他也有自己独到的见
解：“在沾着大自然的地方看月亮，月亮才
会露出本来面目，人跟月亮才会有亲戚朋
友的感情。”对于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他
借用美国作家梭罗的话说到：“人与大自然
不是征服与被征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
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孩子与父母，
世俗与上帝的关系，维系这种关系的纽带
是膜拜和感恩 （《灵芝湖》）。”

《吉祥寨神》 其实很“土”。艾吉所写
的多数是山水田林路这些自然物，是猪鸡
猫狗马牛羊这些畜禽，是农民们的劳动生
活与喜怒哀乐。但由于这种“土”，使得他
的文章更真实，更贴近生活、贴近老百
姓。“被文明侵蚀的现代人，已经丧失了对
雨的感受能力。”在他的眼里，田间劳作的
人们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劳作的工
具，在手中飞快的旋转，一种舞台上找不

到的优美的身影，把劳动人民的本质，淋漓尽致地表达
出来。”“被雾水清洗过的河谷，明明朗朗，清清秀秀，
连牛粪都像糯米粑粑一样干净。”如果没有对家乡的热
爱，谁能有这样的感受！

《吉祥寨神》里所描绘的人物其实都是一些小人物：
《一生牛命》刻画了一个放牛人的一生，《住过那个家的人》
记述了张大爹等先后住过他家隔壁小房里的几个普通过
客，《四姨》则写了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酒鬼”做“鬼”
去》再现了那个爱喝酒的表哥悲苦的人生，《堂哥》使自己

“一身霉气”的堂哥活灵活现。艾吉借助这些小人物的生
活、情感来展现乡村的风貌，抒发自己的情感。

《吉祥寨神》 中的格言警句不少。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一部书让人读后印象深刻，要看里面有多少称得上
格言警句的语言。艾吉的文章里面，让人印象深刻的语
言比比皆是。比如，“一个人，最能触及灵魂的方式，就
是让他用母语说话、唱歌，或痛哭。”“看见彩虹会激动
的人，胸中必有一颗赤子之心。他不一定成为诗人，但
他是生活的痴迷者。”“一棵树怎么活着，你就学会它的
坚忍。一把泥土怎么强盛，你就得汲取它的营养。”

通观全书，《吉祥寨神》可谓包罗万象，有艾吉成长
的足迹，有他“撕开了的胸膛”，有他对人生的独到见
解，更有着他对本民族历史的研究、对本民族文化的把
握，对这种山地民族精神内涵的深刻理解。在我看来，

《吉祥寨神》就像一部哈尼文化史诗、一幅幅哈尼族田园
农耕图景画、一首首哈尼族的精美诗歌。

我和侗族诗人吴基伟只有匆匆
两面之缘，对我来说，他几乎还是一
个陌生人。但是读完他的《晨歌集》
这本诗集后，我又感到自己对他已相
当熟悉。诗歌能够敞开一个人的心
扉，揭示其真实的精神面貌。

从吴基伟的履历中得知，他的职
称是一级企业文化师，供职于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公司，曾被评为全国优秀
党务工作者。应该说，他的本职岗位
与诗歌距离甚远。然而，他就是在并
不浪漫的本职工作之余，写出一首首
诗，并已出版《夜醉十里湄江》和《踏
歌行》两部诗集。

对大自然的热爱使他成为诗人。
人类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

长，曾经与大自然最贴近，或者说是
与大自然一元的。然而，随着人类的
进化、文明的演变，人类在很多方面
渐渐远离自然，失去本真。尤其在这
个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高度发达的
工业化、信息化时代，人类被自己建
造的城镇，被钢筋水泥的森林所包
围，举目四顾，不再是无限的视野：阳
光被高楼堵截，月影被大厦遮拦，星
空总是被污染的云层取代……这个
时代，盛产的是目光短浅，流行的是
实用主义；器物日益精致，心灵日益
粗糙。而与大自然的隔离，乃至对大
自然的毫无节制的掠夺，已成为人类
之痛与时代之殇。仍然热爱和歌颂
大自然的人，必是朝气蓬勃的人，必
是诗意盎然的人，必是诗人。

品读吴基伟的诗，你会发现他
是一位大自然的热情歌者。他的许
多诗作都是对大自然的观察、记
录、描绘和咏唱。春夏秋冬、晴雨
晨昏；山川草木、风云雷电；花和
鸟、星与月、光并影……大自然的
千般形态万种风华，在他的诗中一
一展现和歌吟：

“我累了/它们还站着/盛装染遍
晨曦/在山冈之上/在旷野之上/望穿
秋水望断南飞雁……沸腾不息的滚
滚云烟/让这里的山山水水/牵手相

拥”（《盛装》）
“阳光跟着我一路攀升的时候／

整座山温暖推挤着温暖／喘息紧挨
着喘息／很多清纯的树叶只顾鼓掌
／不知不觉被陌生的风拐卖／ 三
两只鸟儿拼凑的乐队／和着那位攀
爬者孤傲的吊嗓／穿越空灵／惶惶
品着／竟似万方乐奏空山交响”（《光
与影》）

还有 《山》《枕山而眠》《春潮
澎湃了》《再次抽绿》《站在春风的
翅膀上》 ……这些诗作，即使是都
市的读者，读来也如置身于无名远
方的绿水青山之中，饱览大自然的

秀美壮丽，感受大自然的旷荡无
垠……

对家园的眷恋使他成为诗人。
现代社会是一个人口频繁流动

的移民社会，而高度相似的城市建
筑、人情冰冷的城市生活，极易让
人产生失落感，让人格外怀念曾经
的家园。吴基伟是从贵州的乡村走
进城市的，与许多来自乡村的诗人
一样，家乡的亲人和乡风民俗，是
他内心永远的依恋和牵挂：“我锁紧
门／又反复检查门窗／还是没有睡
踏实／在都市／梦里被父亲的电话

铃声叫醒／是多么温暖的事 莫非
该起床放牛了／还是哪个小玩伴／
点燃了炮仗”（《家事》）。在都市
的寓所里读书，在品着书香的同
时，他也能闻到来自故园的花香：

“家乡三月的油菜花李花梨花/一朵
一朵都暗香成文字/漫润在我思乡的
纸笺上/并迅速装订包装成书/空运
北 京/璀 璨 帝 都 寸 寸 春 光 ……”
（《翻动书香》） 怀念家园，实际
上也是一种爱的体现，它是对父母
之爱、对乡亲之爱、对友人之爱。
它又是对童年的回忆、对童真的守
望、对纯净的持存。只有爱与真
纯，才能使人的存在成为诗意的存
在。而诗人从来都是那种向往和追
求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的人。

对灵魂的探索使他成为诗人。
诗歌与哲学就本质而言是一体

的。诗歌是一种高度提炼的语言艺
术，也是一种对人生经验的高度综
合，对宇宙、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沉
思，对世界与人的存在的超验性的
理解和阐释。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物
欲为生存目标的现代人，在物质上
是富人，在精神上却是穷人，是不
关心灵魂生活的失魂落魄的人。追
问精神的存在，探究灵魂的居处，
是诗歌先天的使命，也是被古今中
外许多诗人引以为自己诗歌创作的
宗旨。吴基伟有着这样的自觉，他
把自己的诗歌视为“灵魂的痕迹”
和 “ 思 想 的 挣 扎 ”（《灵 魂 的 痕
迹》）。在他的诗作中，也能读到这
样的思索：“这个年代／灵魂似乎都
比实际年龄苍老／甚至苦于奔波／
很难找一个理由静静地安放……如
果没有疯长的欲望纠葛／如果没有
飘渺的承诺萦绕／何不让灵魂选择
无拘无束的生活／爱与恨／生与死
／就在天地自然间顺性起落”（《品
读灵魂》）。在诗中，作者推许的是
那种卸除物欲的负累，在天地间自
由往来的灵魂。在 《让翅膀拼命打
开》 这首诗中，作者再次重申自己
的这一追求：“我让翅膀拼命打开/
抖落城市无处不在的浮躁/让太阳风
掠过片片羽毛/见证我呼啸的翻滚”。

实际上，无论是对自然的讴
歌、对家园的回望还是对灵魂的求
索，在吴基伟的诗歌创作中三者往
往是同时并进的。他的诗作很少是
单一的主题，而是以鲜明的形象容
纳“思想的挣扎”，从而使他的诗歌
具有一定的深度和立体感。

诚然，在创作上，吴基伟也还
有长路要走。中国新诗作为一种文
体并未完全成熟，因而对于一个诗
人来说，选择诗歌意味着需要面对
许多艰难的挑战。

在守望与突围之间皈依
——评人狼格的诗 □和晓梅

大自然、家园与人的灵魂
——读吴基伟诗集《晨歌集》 □石一宁（壮族）


